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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丁堡前沿劇展」今年9月將再度來華，《最後晚
餐》、《反轉地心引力》兩部暖場劇目，則將先期抵滬，
於四、五月在上海大劇院登場。
香港話劇團小劇場話劇《最後晚餐》去年曾在北京開

演，場場爆滿。此次，與香港話劇團有着密切合作關係的
「愛丁堡前沿劇展」策展團隊，將於4月9日至27日帶領
《最後晚餐》一劇在北京、杭州、南京和上海四個城市進
行巡迴演出，以便讓更多觀眾有機會親睹該劇風采。據主
辦方透露，巡演票價十分親民。其中，上海站除大量50
元公益票外，主體均為100元低票價，以及低至180元的
VIP票。
與略顯蒼涼、深刻的《最後晚餐》相比，將首次登陸中
國內地的「愛丁堡藝術節冠軍劇目」《反轉地心引力》，
則是主打歡樂、輕鬆，並將彰顯無法想像的劇場魔力。這
部形體劇場、多媒體等元素相結合的創新之作，曾在
2011年愛丁堡藝穗節期間獲得眾多大獎，其中包括「愛
丁堡最佳劇目獎」，「三周編輯部大獎」和「蘇格蘭人藝

穗節一等獎」等，
堪稱當之無愧的
「冠軍劇目」。
《反轉地心引

力》曾作為2013年
香港藝術節受邀作
品到港演出，此番
是首度來到內地。
5月 12 日至 6月 1
日，《反轉地心引
力》將赴北京、武
漢、杭州、上海、
南京等5個城市進
行巡演。

老舍先生的代表劇作《茶館》，以北京裕泰大茶
館為背景，在清朝末年、軍閥割據，以及抗日戰爭
勝利後三個不同的歷史時期中，茶館中的各色人物
粉墨登場，小人物的生活變化折射出時代的變遷。
自1958年由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人藝）首次搬演，
《茶館》至今是觀眾心目中不可取代的「戲寶」。
適逢老舍先生誕辰115周年，香港戲劇學會與香港理
工大學合作，將《茶館》搬上香港舞台，由戲劇大
師、理工大學駐校藝術家鍾景輝（King Sir）連同資
深導演李銘森共同執導。
李銘森第一次看《茶館》，是上世紀六十年代，
當時他剛考入北京中央戲劇學院導演系，有機會到
人藝去看總綵排。之後，《茶館》的導演焦菊隱還
到學校來作講座，分析創作的導演構思。「當時我
對這戲印象很深。正如曹禺先生所說——『此劇的
第一幕是古今中外劇作中最好的一幕！』那真是一
句話一個人物，這場精彩的群戲，對演員的要求很
高。它也創造出一種劇本結構，三幕戲三個年代，
你可以說它是編年史劇，但後來人們根據它的第一
幕又將它稱為是『人物展覽』式的結構。對從事這
個行業的人來說，《茶館》讓我們獲益良深。」
老舍先生被稱為「人民藝術家」，《茶館》中的
語言生動、幽默，原汁原味的「京味」對白將人物

角色刻畫得活靈活
現。但多年來，有焦
菊隱的人藝經典版珠
玉在前，很少有劇團
敢去碰這個戲，直到
1999年人藝重排新版，由林兆華導演，演出後也是
毀譽參半。但其實在三十年前，鍾景輝就已把《茶
館》改編為廣東話搬上舞台，由香港話劇團演出。
對此，李銘森笑言：「推動也好，傳承文化也好，
香港可以很大膽地去排，都是很好的事。」
重排廣東話《茶館》，李銘森說在台詞上更下工

夫，追求細節的準確。除了把原本劇本中的京話改
變成貼切的廣東話，連語境也要注意。「比如翻譯
的時候不能用現在很現代的廣東話，比如說『老
豆』就不行，要說『你阿爸』才好。從這些很小的
稱呼都要注意，讓人能感覺到那個時代的氣息。」
他認為，做翻譯劇難免會流失部分原著的戲味，但
幾次排練讓他看得十分享受，老舍先生語言的生動
與幽默被同樣展現出來。
這次演出，鍾景輝邀來包括萬梓良、伍衛國、葉
進、劉雅麗、劉錫賢、麥秋、梁天等多位資深演員參
演，可謂陣容強盛。李銘森說三十年前話劇團演《茶
館》，當時的演員都很年輕，二十多歲的年輕人要從

二十幾歲演到七十幾歲，難度很大。「畢竟他們的人
生閱歷沒有太多，而且劇中講清末民初、解放前，他
們很難體會那個時代。」這次重演，演員的年齡與閱
歷更加適合，「比如常四爺還是葉進來演，三十年
了，他的閱歷也不同，演得真好！萬梓良也是，一排
戲就可以很沉穩地進入人物的內心世界。」李銘森
說，「《茶館》除了第一幕很棒，第三幕最後也很經
典。三個老人家經歷過三個時代，聚在一起，總結自
己人生的同時也總結那個時代。現在的這班演員，每
次排練都讓我看得很專注，比起三十年前的那一版，
他們的感覺更深。人生的五味，俱足了。」

文：尉瑋 圖：香港戲劇學會提供

今屆香港藝術節的舞蹈演出《季利安作品》，並不純粹是
舞蹈演出，它包含了當代舉足輕重的編舞家季利安兩個不同
媒介的創作──舞蹈電影《卡門》及現場演出《最後的第一
次觸動》。
演出的英文原名其實在玩字：將比才歌劇名字Carmen巧

妙地拆成Car Men，既保留了原文，亦與這個版本（汽車與
男人）扣在一起。季利安只保留了四個主角──埃卡米洛、
卡門、米凱拉及唐．荷西，他們逃亡到荒郊的廢車場，在那
裡日復日地等待，其中卡門與兩個男人的關係又異常微妙。
季利安以輕鬆手法描述這個膾炙人口的故事，像幾位大細路
在玩遊戲。四位主角都是已解散了的荷蘭舞蹈劇場三團的舞
者，那是季利安要證明跳舞並沒有年齡限制，為四十歲以上
舞者而設的舞團。電影最有趣的地方是把玩時間的速度，放
映的速度時快時慢，相伴的音樂也隨之又快又慢，為觀眾製
造了奇特的視覺及聽覺欣賞經驗，叫人強烈感覺「時間」的
存在。
雖然兩個創作應用的媒介不同，時間及其速度卻是貫串兩

個演出的命題。不過，《卡門》更多探討時間的流逝，而季
利安與米高．舒馬卡合編的《最後的第一次觸動》則在呈現
凝固的剎那，以及隱含其中的深厚故事。季利安就像以舞蹈
繪畫，讓觀眾參與一筆一畫的繪畫過程。
舞台佈景跟這次創作的靈感來源──2003年的季利安作品
《第一次觸動》十分相似：都是以一個開了門、掛了窗的室
內空間為場景，但服飾則由契訶夫時期轉變為較近代的服
飾。由於有了觀看《第一次觸動》的經驗，對於《最後》的
緩慢已有心理準備。
隨着兩位本來在玩紙牌遊戲、紳士打扮的男舞者分別走向

自己的舞伴，舞台上由最初的四個焦點演變成三個。三對男
女分別在台的左中右演出自己的故事：一對看似是偷情男
女，一對似是因生活而疏離的夫婦；不過，這都可能是個人
的想像，編舞似乎沒有給他們特定身份，而純粹展現他們的
故事。
季利安與舒馬卡（也是舞者之一）的動作設計細緻，舞者

的移動甚為好看，緩慢的速度叫人更深感受到肢體動作的肌
理，又能感受那時空的存在與質感。現代生活匆匆，看《最
後》時不禁叫人想到追趕時間的洪流，容易錯失感受生命細
緻的時刻。
舞者薩賓．庫珀珀和古迪偉更已年過半百，其他的相信也

都是四十以上一族，但身體的操控，對速度以至動作的展現
仍然甚佳。動作
背後承載的閱
歷，以及由之而
來的充實感，都
叫人歎服。
演出於舞者凝

住的一剎那收
結，既像攝影
機快門按下的一
刻，又像畫筆完工
的最後一畫。

文：聞一浩

《茶館》
時間：4月4日至6日 晚上7時30分

4月5日、6日 下午2時30分
地點：香港理工大學賽馬會綜藝館

港版《茶館》登場
一樣五味雜陳

精彩放送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章蘿蘭

■港版《茶館》由李銘森（左）與鍾
景輝聯合執導。 香港戲劇協會提供

■著名演員萬梓良在港版《茶館》排
練中。 香港戲劇協會提供

《季利安作品》
緩慢，出色

突然結婚！
「我覺得婚姻是十
分荒謬的。」平田織
佐說。
上周末上演的《我
們結婚了！非常突
然……》正是這麼一
齣「由日常對話來創
作的荒誕劇」。小小
的黑盒劇場中，榻榻
米、小矮桌、書櫃、門框、散落在角落的雜誌……
簡單勾勒出一套小居室，故事就在這裡展開。在卡
夫卡的《變形記》中，主角格利高爾一早醒來，發
現自己變成了一隻大昆蟲。而在《我們結婚了！》
中，昇平和澄江一覺醒來，發現兩人已經成為了
「夫婦」。昇平的哥哥與澄江的姐姐正在鬧離婚，
對昇平與澄江的「突然結婚」覺得難以理解，甚至
懷疑這是二人為了哥哥姐姐重修舊好而策劃的計
謀。於是圍繞着這一突如其來的結婚現實，四人展
開一幕幕對話與爭論。
到底突然成為夫婦是怎麼一回事？按照澄江和昇
平的說法，二人前一天還正常地過着單身生活，一
覺醒來，卻一同出現在這間小居室裡，並且兩人知
道已經成為夫婦。這個開頭大概讓許多觀眾覺得哭
笑不得又摸不着頭腦，而隨着故事的展開，問題變
得更加詭譎起來。昇平的哥哥懷疑兩人因為發生了
肉體關係而要結婚，澄江的姐姐則覺得這是澄江喝
醉酒以後幹的傻事，隨着四人的對話不斷展開，所
謂的「夫婦」與「婚姻」被一再討論。到底何謂結
婚呢？結了婚，就要更加負責任？要領證書？不能
再有不切實際的愛好？在家裡一定要換上睡衣居家
服？不能再窩在咖啡店中隨着興趣寫小說？要做飯
打掃？要有性關係？不能再在廁所中貼上女明星的
畫報？一定要趕快去旅行，因為之後鮮有機
會？……
這一切聽起來似乎都合情合理，但四人的爭論不
斷讓人腦中跳出問號：貌似合理，但為甚麼呢？為
甚麼「婚姻」就要符合這些條件？如果不具備這些
條件，比如澄江和昇平，到底算不算是結了婚？更

弔詭的是，離婚後，到底
兩人的關係又有甚麼實質
變化呢？
整個演出基本上就是四

人的日常對話，生動幽默
又簡練準確。但就在這真
實樸素的場景中，卻瀰漫
着難解的荒誕感。在場刊
的「導演的話」中，平田
織佐幽默地說：「編寫荒
誕劇的方法只有兩種：要

不是『劇中角色一直在等些甚麼』，就是『他們醒
來時突然變成了其他人/物』。如果一個劇作家能夠
為荒誕劇找到另一種情境，便可以名留青史。……
由於我寫的荒誕劇還是沿用上述兩種方法，所以我
想：若我要在歷史上留名，還有很遠的路要走。」

回歸日常語言的劇場實踐
「婚姻是很荒誕的。」平田織佐對記者說，「婚
姻是一種系統，但其背後並沒有原因或邏輯。我們
穿衣服是為了禦寒，但婚姻沒有這種原因。婚姻當
然有其功能，但基礎是社會的共識。如果有一天世
界上的每個人都覺得：好吧，我們不需要用婚姻這
個系統了，它就會消失。」
平田織佐被稱為日本小劇場第三代的代表人物之

一，他提倡「當代戲劇口語理論」和「安靜劇
場」，認為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已經存在巨大的戲劇
性。在他看來，日本當代戲劇的發展中，引進了許
多西方的戲劇，演員的表演深受西方的劇場傳統和
邏輯所影響，漸漸失去了本真性。而想要將這些外
來傳統「吸納為我所用」，也碰到了困難。他覺得
問題的癥結不在於導演或演員的表演，而在於語言
本身。
於是在1983年，平田織佐創立了青年團劇團，試

圖從日本人的生活化語言出發來創作劇本，將劇作
建基在日本人的真實生活狀態上。「我寫劇本的方
式和之前的日本劇作家們很不同。」平田織佐說，
「劇本建基在日本人真實的生活語言上，這聽起來
很平常，但是按照日本人平時說話的方式來創作劇
本其實很困難。」這樣的劇本表演起來，在平淡真

實中要顯現四両撥千斤的力量，對演員的要求也很
高。平田織佐說，他作品中的演員不僅受到自己內
在精神現實的影響，也受到周圍環境等外在因素的
影響，後者也幫助他們在舞台上保持真實感。「在
很多國家，有兩種方式去打造當代劇場，一種追求
超現實，一種則運用很多肢體，但我發現可以利用
環境去營造一種更深的真實。對我來說，場景和外
在的真實和準確是最重要的，演員是否表達，或如
何表達真實的情感反而是其次。」
在排練中，他也鮮有指導演員如何表達情感，反

而會由外在調整他們的表演，「我會說：你可以停
止0.2秒嗎？或者：可以縮短你的停頓0.3秒嗎？在
我看來，讓演員嘗試去表達悲傷或高興是更為抽象
的指令，因為對於每個人來說這些狀態都不盡相
同。我常和學生們說，只有差導演才給抽象的指
示。」
舞台上看似不費力氣的真實和日常反而來自於外

在準確的設定和把握，聽起來真好像科學計算一
樣！事實上，從2008年開始，平田織佐就和機器人
工程師石黑浩一起合作「大阪大學機器人劇場計
劃」，推出5部真人與機器人同台的作品，其中一部
《三姐妹》去年還曾到台灣演出。真人與機器人同
台，為了接近真實，在時間上更要配合得天衣無
縫。作品簡潔、乾淨，毫不拖泥帶水，盡顯平田織
佐的劇場美學。

第三次造訪香港
平田織佐和香港其實頗有緣分，2004年的香港藝

術節，他的作品《東京札記》來港演出；2007年
的藝術節，他則和北京導演李六乙合作了《下周
村》。問他碰上風格迥異的李六乙，合作到底是愉
快的經歷還是大災難，「我覺得劇作屬於導演，劇
本則像編劇的孩子，當你的孩子要和別人結婚，你
不應該去干涉他。」他笑着說，「我和不同的劇團
合作過，覺得不需要太執着於自己的風格。當導演
向我尋求幫助時，我會給意見，但一般來說都尊重
導演的選擇。我們劇團也培養很多年輕的編劇，他
們經常會向我抱怨劇本被導演毀了。我就對他們
說，就算是莎士比亞或契科夫，都不能抱怨導演毀
了自己的劇本，你們這些年輕人啊還太嫩了！」

專訪專訪平田織佐平田織佐
婚姻是一場荒誕劇婚姻是一場荒誕劇

香港話劇團「國際黑盒劇場節2014」的壓軸演出，帶來日本青年團劇團的《我們結婚

了！非常突然……》。短短一個小時的演出，在笑聲中道盡婚姻的弔詭和矛盾。平淡之

中有真義，正是導演平田織佐的簽名式。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香港話劇團提供

■《季利安作品》中的《最後的一次觸
動》 攝影：Robert Benschop

■哥哥義男（永井
秀樹飾）認為昇平
（河村龍也飾）和
澄江（申瑞季飾）
突然「成為夫妻」
非常荒謬。
攝影：Carmen So

■日本劇場導演
平田織佐

攝影：尉瑋

■所謂的「結婚」
到底是甚麼呢？
攝影：Carmen So

■■義男義男（（永井秀樹飾永井秀樹飾））和春子和春子（（田原禮子飾田原禮子飾））面對兩面對兩
人的婚姻問題人的婚姻問題，，無從入手無從入手。。 攝影攝影：：Carmen SoCarmen So


